
開放文學  -- 江湖俠義  -- 快心編傳奇二集
第十回  巧籠絡念動一函　惡商量心輸三利

　　詩曰：　　嗟嗟勢利人，方寸殘且狡，

　　至親不相顧，仁義一筆掃。

　　所貪是何物？酒食與金寶；

　　偏有同流人，相見輒傾倒。

　　請托圖骨肉，奸謀世所少。

　　夫婦乃大倫，婚姻事非小；

　　有父不使知，鬼蜮竟紛擾。

　　可憐綠窗人，憂憤滿懷抱。

　　椿庭遠莫訴，傷心背萱草。

　　話說李再思留白子相吃酒，初先說州裡官員好歹，次說衙門人善惡，李再思搢弄一回自己的本事，逐漸便說到李績身上來。白

子相乃道：「如今大爺在山東剿賊，可有消息報來？」李再思道：「這塘報是日日有的。前日舍姪女也從山東回來了。」白子相

道：「令姪愛小姐歸家，自說知備細？」李再思便把乃兄升授破賊緣由，鋪張了一回，白子相道：「令兄大爺文武全才，這些草賊

不難剿除，將來入閣拜相，當朝一品，指日可望。」奉承得妙。李再思道：「家兄宦情，也是看得極淡的。」白子相道：「這是天

賜富貴，要辭也辭不去。而今寶眷既已回家，令姪相公也回來了？」李再思道：「家兄生了舍姪女一人，家嫂先已亡逝，已後便不

曾再娶。」白子相錯愕道：「這怎麼說！大爺今年高壽幾何？」李再思道：「五十有九。」白子相道：「這也是伯道無兒，皇天沒

眼。如今令姪愛小姐自已出字？」李再思道：「尚未。」白子相道：「大爺既然無子，自宜急於擇婿。為何至今尚未受聘？」李再

思道：「只因遊宦遠方，所以未曾受聘。今若滅賊回來，進京覆命過，那時然後理這姻事。只是一件，舍姪女已是長大了，若是揀

個門當戶對的人家，又要子弟們發達聰俊的，只怕目前一時揀不出。」白子相道：「為什麼？」李再思道：「鄉紳子弟，到得十來

歲，便都有了親事，那得十七八歲還有未出聘的麼？不是一時也揀不出。」

　　白子相拍手贊道：「二爺高明的人，深知情理。只是大爺與二爺手足至誼，總是一般的了，何妨便替大爺尋訪一頭親事。況且

如今大爺奉王命討賊，不知幾時才回，豈不將婚姻錯過？這般大正經事，怎么二爺竟不提起？」責備得妙。李再思道：「怎不當

心？白親翁，你不曉得，我家兄卻是一個固執的人，所以不好管他的事。」白子相道：「依令兄大爺心上，要怎麼樣的女婿才

好？」李再思道：「我與家兄相別十年，不知他近來作何主意。若依情理看來，不過要女婿家裡呢，是個閥閱世裔，名門舊族；人

品呢，是個相貌出群，丰姿俊雅；才學呢，是個博古通今，淵源有識；祖父呢，是個積德累功，存心忠厚。不過這幾般兒，想也中

我家兄的意念。」

　　白子相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子道大爺要怎麼樣的女婿，若依二爺講來這幾般兒，如今目前卻正有一個。」李再思笑道：「親翁，

不要說得容易。」白子相道：「確乎有，不是說得容易。」李再思道：「試說是誰。」白子相道：「說來甚近，就是二爺貴鄰吏部

劉公思遠的二公子。」李再思頓了一頓道：「想起他家，也是個閥閱世裔，祖宗忠厚的了。只是劉思遠已挈家入京，他的次子也從

未識面，不知才學人品何如。這時在京中，也自然結了姻親了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原來二爺不曉得，他的二公子現在家中。」李再

思道：「他的園雖對我後邊，我只因事忙，不牢實著家；且他也不見出外與人交接，我亦並未相會，所以總不知道。」

　　白子相道：「這劉二公子是一個折節下帷的人，潛心書史，所以絕不與外人交接。無過讀書之暇，就是晚輩閒講閒講，故此無

人曉得他在家。即如今年正科鄉試，他卻告了遊學，不願下場。」連篇鬼話。李再思道：「這是為何？白子相道：「他說一出即成

才有趣，若但去觀場，反不如不去為妙。且待胸有成竹，然後去取功名如拾芥，方見得男兒飽學處。所以他一味沉潛熟玩，以待下

科為必成之計。」李再思笑道：「這也是他的好處。但不知他人物何如？為何這時沒有婚娶？」

　　白子相道：「這位公子，今年已十八歲了，卻生得性子古怪。若說他才學時，方才說他這般折節下帷，也可見其大概；若說他

相貌時，也不必代他稱述。」故作頓折。李再思笑道：「為什麼不好稱述？想是有些毛病的。」白子相道：「有甚毛病？這劉二公

子的為人，雖不可稱貌似六郎，才如八斗，也可合適才二爺所說，『博古通今，丰姿俊雅』的了。」李再思笑道：「原來有這樣人

在此，我實實也不知道。他的性子怎麼古怪呢？」白子相道：「說來也可大發一笑。他道夫婦為人倫之始，我這般一個人，怎好把

婚姻算做等閒事體？必要得一個才堪詠雪，貌可羞花的，方可與他作對。已前人家都道這位公子好，都要與他聯姻，他卻私下訪得

真實，或是有才無貌，或是有貌無才，竟一總回絕了，所以至今尚未曾出聘。二爺，這不是個癡念，可大發一笑的麼！」李再思此

時已有酒意，便笑道：「他既是這般性子，只怕才貌兼全的女子也還有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二爺也不要看容易了。還話得妙。『才

貌兼全』的，不是稍稱才貌，必要兩樣十全，方才稱得才貌。」李再思道：「若不十全，也算得什麼！別家我也不知道，只就我舍

姪女講，他自幼聰明，家兄把他就像男兒一般，教他讀書作文，六七歲時便會做詩做破承題，筆下了然明白。這幾多年我雖沒有見

他的學問，想道自然愈加進益了。若說相貌時，只怕涿州一州也沒有第二個。」白子相聽了，故意蕩一句道：「二爺，天下事真個

有不可必的，故作頓挫。所以說『姻緣姻緣，事非偶然』。」李再思已知白子相有執柯之意，便也含糊答應。此時夜已深，酒已

醉，白子相便起身謝別。

　　明日絕早，便去親眷家還了回呈，即到劉世譽家，把昨日酒席上的話，一五一十，細細述了一遍。乃道：「李再思說相公是個

閥閱世裔，祖父忠良的了，只不知才學相貌何如。如此看來，相公必與他見一面方可。」世譽大喜道：「雖則有些線索，只是我與

他怎地相會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我已思量一個計策在此。也不要相公上門去看他，也不要他上門來看相公。我昨日已擾了他，停日我

便覆席，酒便擺在相公園亭上，只說借園看看秋景，再借一個小廝來服侍。李再思來時，我便吩咐說：請劉二相公，然後相公出

來。李再思是個粗人，相公只消談吐間豐雅些，舉動間瀟灑些，見得相公聰明博雅，他豈有不服輸的理？況且相公這般人品，難道

他不稱羨麼！」世譽跌足大喜道：「極妙。」當下留白子相酌酒而別。

　　明日，便與白子相商議請酒日期，吩咐園丁打掃園亭。次日絕早，白子相自袖請帖，到李家面請，翌晨候教。到了明日，世譽

一面著人備辦酒席，整肴添案，大席小席，各色俱齊。白子相笑道：「相公打出己資，我反做個情面，可有這般道理呢？」情景逼

肖。世譽也笑道：「你為何今日卻說起這般假體面話來？」大家笑了一回。

　　到晚間，白子相又到李家來請。李再思因許了是日赴酌，不好失信，到晚即歸。白子相去時，便出來相會。坐下，白子相道：

「舍下蝸陋，難容大駕，就借在劉思遠先生園裡，只是不成規矩。晚生先告稟了，全仗二爺海涵。」李再思道：「白親翁說那裡話

來，我與你都是相知，何必如此作套！」當下李再思叫小廝們隨了，即同白子相出門，一徑來到劉家園裡。

　　到園廳上，白子相重新作揖，敘坐茶罷，便到各處散步一回，然後到擺酒所在坐下。李再思稱贊一回好園，小廝又托茶來吃

過。白子相便吩咐小廝道：「去請劉二相公出來。」

　　小廝即進去，對世譽說道：「李二爺來了，白老爹叫請相公出去哩。」世譽便換了一頂簇新摺的儒巾，穿一套花樣時服，把鏡

子照了一照，心下暗喜：「我這般人物，難道不像那戲裡張生！」極其形容，亦是誅心之論。打扮畢，遂到園裡亭子上來。白子相

慌忙迎接，李再思也起身離坐，舉目一看，但見這劉公子：

　　身材端正，面部整齊。眉目不具十分俊秀，專做那送意留情態度。未備一段風流，偏要去偷香竊玉。胸中實少文章，外面卻嫻



禮數。蓋為居養潛移，氣體斷然有別。市廛遠跡，格局自是不同。正是：

　　福輕怎得為公子，買舉須當中舉人。

　　劉世譽與李再思作禮坐下，白子相替兩下道了姓名。世譽先開口道：「寒舍與尊府比連，小姪未曾候教，疏慵之罪，其責何

辭。」李再思道：「小弟碌碌風塵，未曾踵府奉謁。今因白親翁見招，輕造尊府，兼接丰儀，實慰渴想。」兩下謙敘數回。兩番茶

罷，小廝便擺上酒來。三人分賓主坐定，兩下又敘了尊翁令兄的宦途，然後敘一回園裡花卉，便講到文墨上來。世譽便將平昔記得

些典故，一總搬出，傾囊倒篋，滿口雌黃。李再思是個鄙夫，見他說來，只道是好，頻頻點頭。白子相又從旁點綴。那時劉世譽暗

暗喜個不了，便放出雄豪態度來，儘量痛飲，杯盞交錯，直吃得酩酊方散。明日，世譽便與白子相商議求親。白子相道：「後日是

個好日，我便到後日去。」此時劉世譽已滿望一說即成，好不歡喜。到了後日，白子相也起個早身，到李家來。卻好李再思尚未出

門。相見坐下，李再思先謝了前日酒，說兩句散話。白子相便將劉世譽求親之事，婉轉說了一番，李再思道：「前日席上相遇，看

來自然是個大器，也無別說。但家兄那邊，小弟也要差人去說知。就是世譽乃尊處，也待他定奪了，方好議論姻事。」白子相嘻著

嘴道：「劉先生進京時，曾與他二公子講過，已前人家來求親，都被你訪得才貌不全，以致總回卻了。今後不如你自去，訪得的

確，我自然依你。這二相公因他乃尊吩咐過了，所以敢令晚生致懇。若令兄大爺處，二爺要差人去說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父母之

命，有什麼說！但是劉二相公之意，他以為因前揀擇頗難，今既有淑女在此，豈可不遂遂好逑？若再遲緩，便非寤寐反側之心。其

意竟欲刻成才妙。－－－這是他的私念，也不可為準。下一斷語，妙。若說令兄大爺處，而今大爺軍務住傯，且大爺是一個盛德

君，為國忘家，哪裡還有暇管這事子？況二爺是至親手足，就做一分主，亦不為過。－－－這個，二爺目有定見，也不消晚生多

說。」下一轉語，妙。李再思聽了白子相說話，想來甚是有理，乃道：「這事再容斟酌。」白子相便起身道：「遲日晚生來求令姪

愛小姐庚帖，必求二爺停當了。」李再思把頭點點，白子相便別了去。李再思也隨往州衙前來，一路心上盤桓，先已存了爭禮錢、

靠仗天官聲勢的念頭。小人之心，大率類此。正是：

　　貪夫不論是和非，只解謀財在逞威；

　　借得豪家喧赫勢，便知狼狽兩相依。

　　且說白子相轉到劉家，將上項話述過。劉世譽道：「好是好的，只是還不懇切。這般人再不肯說人是處。白子相笑道：「二相

公又來性急了！我與李再思雖則相與，算不得十分莫逆，況且求親一事須要委婉，他若有牽強，還要去籠絡他轉來。今日這話，還

覺有些激切了。我方才一路上又想一個籠絡他的法子，只怕該做。」世譽道：「怎麼一個法子籠絡他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明日相公可

開一個禮單，寫這樣：重禮十二色，代金二十四兩；再寫一個請帖，請他後日吃酒。吃酒時，把親事一句休提。這叫做畫個花押在

他嘴上，便有些難回我了。」世譽道：「這禮送他作個甚麼意兒？」白子相道：「以為相認了，把此為贄見之禮。」世譽道：「送

禮也是突如其來，家人也不會道達；萬一禮不受，酒一辭，如何是好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明早我同去，自有話說，包管你禮竟受、酒

來吃便了。」世譽依言辦事。

　　明日黑早，白子相來了。世譽起身，令小廝捧出拜匣，內藏了名帖請帖，禮單禮金。白子相道：「相公，你還要去拜他一拜。

」世譽道：「怎麼自己去？」白子相道：「依著我，不差事。相公先去拜過，我同了這小廝就來。約莫你出他家門，我便進去送

禮。相公你想，既已送禮請酒，且又從來不曾相與的人，那有不先去拜看的禮？白子相真個有算計。昨日回去，方才想到，所以今

日早來說知。」世譽點頭道：「是。」隨即備了名帖，換了衣服，乘了轎，先到李家，隨後白子相同著小廝來。

　　且說世譽到李家，李再思出堂相見。敘過禮，講了一番套話，兩次茶罷，世譽即起身作別。李再思送別進去。隨傳說白子相在

外，便又出廳相見。坐了，先說道：「方才承劉兄賜顧，今日小弟有事，明早去答看他。親翁會時，先替弟道致。」白子相道：

「晚生也知道劉二相公來奉拜。他還有一個薄禮在此。」乃叫小廝走上來，小廝是吩咐定的，即將拜匣放在天然幾上，取出名帖禮

單，遞與白子相；然後將禮金封筒捧出，安放天然幾當中。白子相遞禮單與李再思。李再思接了看過，連連的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

白子相道：「這是劉二相公之意。因得拜識二爺，見二爺這般雲天高誼，不勝仰止，既欲登龍，敢無見賢之禮？故此特具代儀，聊

表誠敬。善於辭令。求二爺笑留，便是二爺容他侍教的了。」李再思放下禮帖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小弟又不為人師傅，親翁怎講那登

龍見賢的話！乞親翁致意劉兄，小弟斷不敢領。」白子相道：「劉二相公因株守的人，世務未諳，二爺有綜理大才，所以人都來請

教。劉二相公故此亦欲拜投門下，仰瞻風範，言動舉止，都是程式。豈單是相從舉業，便為師傅？二爺若不收他的，叫晚生赧顏，

回去如何報命？」李再思道：「劉兄是目不窺園的人，小弟在世務上亦是憒憒，總是無功受祿，斷不敢領。」李再思雖貪財，諒其

初心未必便做弄至親。無奈白子相老奸巨猾，偏來與你纏個不了，遂致墮其術中，人品都變壞了。可見小人切不可與他作緣。

　　白子相道：「劉二相公唯恐管家們來，不善達意，故此特托晚生面致。若二爺不收，晚生也是一個無用的人了。」白子相真個

會纏。李再思是一個最貪利的人，見了一文半分都是要的，那有見了二十四兩銀子反有許多做作呢？只為劉世譽是個體面上人，不

好公然就收，又為真個無功受祿，所以再三推卻。今見白子相諄諄代懇，心子裡已明白，為著姪女親事起見，只得故作勉強之狀，

令小廝收了。吃過茶，李再思要進去打發力金，白子相已取了請帖遞過，李再思笑道：「怎又有請帖？」白子相道：「總是一義。

既容晉謁台階，自然要時常會晤，必要候去講講。」李再思因收了禮，不好反辭酒，也便受下。進內藏了銀子，打發力金。出來向

白子相道：「煩親翁多多致意，明日面晤拜謝。舍姪女庚帖尚未寫就，容日奉上。」白子相嘻著嘴道：「這個不妨，再遲一天罷。

」隨作別，到劉家回話。

　　世譽見李再思一總收了，不勝大喜。白子相道：「方才李再思倒提起庚帖事，說另日去取，明日席上千萬不可再提，便叫我們

不諳事了。」世譽點頭道：「是。」一面吩咐家人整備酒筵，隔晚先行打點，須要極豐極潔。家人依命夫備辦不題。

　　且說李再思見劉世譽這般送禮的念頭，明知為著求親之事，然不好在白子相面前道破。前邊白子相來說親，也還不甚在意；今

日受了劉家的禮，便將此事著緊了。心上盤桓：「這劉世譽相貌，也看得過；才學雖不知他的深淺，但見他談吐，盡是來得；兼之

家世簪纓，乃父現居吏部，是這幾般看起來，卻也算得十全。我如今若竟許了他，就是我哥哥回來，見了女婿，料無別說。」再一

轉念：「這白子相說，劉世譽性格古怪，以致來說親的都不成。他今日說了我姪女，何以這般著緊？我姪女才貌果係十全，他難道

又在我家訪得的確了？況且我姪女初回，又不曾有恁人在我家走動，卻也無由察訪。莫不是因我醉後，在白子相面前稱揚了，他曉

得我是不講謊的，所以信為真實麼？」又一轉念：「這劉世譽忒煞性急。他又不是目不識丁的，又不是面目可憎的，若論外才，竟

看得過，若論門第，人人都要攀。他既知我姪女有才貌，料我兄長在外行軍，萬無軍中有暇擇婿，何不且待回來？想情度理，論時

論勢，料也許他親事。何故今日這等著急，先將這般盛禮送我，這是何故？」又一轉念：李再思若扳定了不收禮，竟辭酒，世譽雖

惡，卻也無可如何。無奈已收了他的，憑你怎麼樣盤桓轉念，終究轉不出好念頭來。故一著差，著著差。「劉世譽著緊處，也不過

是少年人心性，一時就要妻子的光景，這且莫管他。但他來求親，我也有允他之意，我兄弟是至親手足，我也做得一分主。且待行

聘時，禮金加厚，謝我時豐盛罷了，為何先輸一帖？」又一轉念道：「呸，我盤桓他做什麼！他只管送我，我只管受他的，管他則

甚！我且去姪女那邊，問他生時月日，好出庚帖。」當下便遲出門，吃過早飯，到姪女樓上來。

　　麗娟看見，忙起身廝叫。再思坐下，說了些閒話，便問道：「你那時隨爹爹福建去，才得七歲，屈指算來，今年是十七歲了。

」麗娟道：「正是。」再思道：「你是三月裡生的，卻是三月幾日，什麼時辰？」麗娟見再思忽然問起生時，他是一個靈慧的人，

豈不曉得？乃道：「叔叔問他何用？」再思一時不曾打點回話，便頓住了嘴，半晌道：「此事料難瞞你，實對你說罷。自古道：

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』，宜家宜室，四書五經上都備載的，以為有理。你也自然明白。如今你年已長成，你爹爹又為著王事在

外，歸期未卜。方才適值有個朋友來說，對園劉吏部第二個公子，要求親事。所以我來問你個生時，以便出個庚帖。」麗娟見叔叔

問起日時，已知來意；及至說到劉吏部兒子，始懂著前日趙花婆來，盛稱劉二公子多少好處，「我只道他說話無心，原來是他於中



作線，必是他往劉家說起這事。」此時也顧不得羞澀，便道：「前日姪女回來，爹爹也曾吩咐，須待爹爹回家作主。叔叔不可造

次。」再思笑道：「這事原該待你爹爹回來。但想你年已十七歲了，若要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，才學風流的夫婿，卻也少有。難得

這位劉公子，恁般湊巧，前日我曾會過，果然相貌俊秀，才學充足，又是一個現任吏部的愛子，真是天緣湊合。恐待你爹爹回來，

劉家別有所聘，豈不錯過？我是你的叔父，再思心上原只有得這一件。我的眼力斷乎不醜，故此來與你說。」

　　看官，大凡父母為女兒定親受盒，也都避忌著女兒，恐在他面前說長說短，致他有一種羞赧不安的光景。那有這個李再思的癡

子，在姪女面前只管論黃數黑，把個麗娟羞澀的好難立坐。況且他是個小姐家，可有與人當面議及自己姻親的道理？雖則前與凌駕

山酬和詩詞，然是情之所鍾，又當別論。況詞中毫無一字涉及淫邪，倒有激勵功名之語，也原不曾當面酬和。今日李再思卻當面向

他說親，叫他如何回答？難道便好說許了劉家不成？且回家之日，父親如何吩咐過來，這般叔子又非端士，怎麼聽得？心下暗恨母

親早早去世，爹爹又遠在邊疆，舉目無親，叔子又是這般不諒人情的鄙夫，公然將這事來說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弔下淚來。那不心

酸！單說道：「爹爹料也就回，叔叔萬萬不可造次。」再思見得光景沒趣，便也別了去。一走。

　　麗娼想：「叔子不是好人，萬一貪了劉家厚謝，竟將我許了劉家，如何是好？」便叫春香去請二娘說話。不移時，二娘來到。

麗娟便將上項話告訴二娘。二娘聽了也氣忿忿，甚是不平。乃道：「二爺那就這般可笑，這婚姻大事，須待大爺回來作主，怎麼竟

要自出庚帖？倘若揀擇差了，豈不將小姐骯髒。小姐，你不必氣惱，待我去埋怨他，阻了他就是。」麗娟道：「二娘，你是記得我

月日的，若叔叔問你時，萬萬不可對叔叔說。」二娘道：「這個不消小姐吩咐。若問我時，也只說忘記了。」當下安慰一番方去。

　　將夜時候，再思回來，脫過衣服，果向二娘問麗娟的生時。二娘道：「二爺，你還要問這一句話。方才大小姐向我說，早喪了

奶奶，無人看顧他，今日卻把這般事去與他講，叫他女孩子家好老大沒趣。沒趣事小，萬一對頭不中意，叫他終身的恨如何是

了？」再思道：「好屁話！你想我與他是什麼人？」二娘見說他屁話，不覺惱了，乃道：「什麼人？不過是叔姪罷了。是什麼

人！」再思道：「你既曉得我是他的叔子，難道我好將姪女骯髒？真個你們女流不知個世事！」二娘一發氣了半晌，道：「不是我

阻你，你只念大小姐是個無娘女兒；況且大爺還在，有親事沒親事自有他老子做主；你若做了主，大爺回來自有話說的。這劉家來

說親，我知道了，一定他許了你的重謝，所以你要許他。我只想，大小姐也是有主意的人，料劉家轎子來，大小姐也未必竟上了轎

去。」再思向來歡喜二娘，見他人物也好，作事也有分寸；料理家計，酌量出入，都來的妥當；待下人一團和氣，若再思要打要

駕，他只是從中解勸，從來不侵人冷水；所以若大若小上下人等都喜歡他。所以他遇著家主做事不妥貼處，便敢侃侃直說。女人如

此，便難得。再思今日被二娘說了幾句，又道他得了劉家重謝，心下暗道：「劉家送來的禮，幸而沒有對他說，若與他得知了，定

叫我將姪女亂許人家。」當下假意惱將起來，變了臉嘴。二娘也不管他，自己吃過晚飯，卸了首飾竟睡。

　　再思只覺得沒趣，反和平著聲氣問道：「今日可曾有人來尋我麼？」二娘道：「沒有。」二娘見再思平著氣，又說道：「二

爺，劉家再不要許他。若許了時，便要費出口舌來的。」再思反嘻著道：「厭物，只管說他怎的！」真情入書。當下睡在床上盤桓

這事：「二娘說話，卻也不差。只是明日劉家請酒，還是吃他的，還是不吃他的？但既受了他的禮，又已許了白子相，若不去，只

道我坐不出。－－－且去擾了他，親事成不成再處。」

　　明早起來，便不出門，絕早便往世譽家答拜了。少頃，劉家下了速帖，到午後，白子相來約，隨到劉家來。大廳上相會，賓主

坐定，李再思致謝一番，即便上席。此是第二番相晤，比前初會不同。主賓歡洽，觥籌交錯，飲到日黑，點上燈燭，洗盞更酌。李

再思心上唯恐劉世譽說及親事，豈知劉世譽並不提起，止談風月情懷，偶或說及兩家宦興，白子相便將別話混過。這晚李再思卻得

暢飲一回，酒酣席散，歸家並不提起是劉家吃酒，叫小廝們都也遮瞞。

　　遲了兩日，只見白子相來，李再思不好出去，乃著小廝吩咐道：「你說是二爺出門去了。若有話，明日會罷。」小廝將言回

覆。白子相道：「怎出門恁地早？二爺晚上回來時，千萬說聲姓白的有要話相商。我明日絕早便來，必待一待方妙。」小廝答應

了，白子相自去。

　　李再思心上想：「今日雖則回了去，明日定要見面，將恁話回他？若說個不成，我受了他禮，吃了他酒，如何消釋？況且他家

是個現任吏部，有勢有力，我不過一個監生，卻也敵他不過。萬一這劉世譽惱了性子，對他乃父說了，尋事算計我時，深為可慮。

若私下胡亂寫一庚帖與他，劉世譽是不管真假，執此為憑，倘即要擇吉過門，那時姪女推說不知，又不好捉他上轎，設或要死要

活，豈不做盡話靶？話靶事小，劉家那肯干休？依舊歸罪到我身上，原結下了仇恨。若如今再去向姪女說，前日光景如此，料也無

益。」心上一陣焦躁，便恨道：「前日定不該受他的禮，吃他的酒。這一句是。今日到討恁般煩惱！」又一轉念道：「做媒的原不

是自在的，且老著面皮再去姪女處，看個下落。若決不相干時，我拼著這銀子不要，依舊還了劉家，料也不好怨我。」主意定了，

便又到麗娟樓上來。

　　才坐定，便板著臉形狀可想。說道：「小姐，我做叔子的也曾讀過書，豈不知事之當行當止。如今一班人皆曰：「我讀過書

來，豈不知道理！」噫，可勝歎哉。前日劉家的親事，你要待爹爹回來定奪，固是大義。但事有權有變，不好執一而論。你才貌兩

全，這劉公子也風流俊雅，這是一也；我與你這般官宦人家，子弟到十來歲定有親事，也有在襁褓中便已聯姻，那得有至十七八歲

未定親的？難得這劉公子湊巧，這是二也；你爹爹在仕途上，性格不合時宜，旁人側目者眾，若得與劉家結姻，他是現任塚宰天

官，還有何人敢生嫌隙？這是三也。有此三件利處，所以我轉念了幾日，不忍坐視不理。事允之後，我原寫信去知會你爹爹，有何

不便？你是個通經達變的人，不比無見識的小家兒女，所以我只得再向你說。」

　　麗娟聽罷道：「叔叔所言，姪女不暇詳辯。但此大事，必待爹爹回來。若那家如鄉蠻行事，便倉卒行聘過禮，叔叔要收，姪女

也難來攔阻。若爹爹回來，叔叔何詞以對？倘一時不得便回，那家更生毒計，我惟有一死，從母親於地下！」說罷便哭。再思又見

得光景沒趣，往樓下飛走去了。兩走。

　　蘭英與眾丫鬟都來解勸。麗娟收淚道：「叔叔何苦，只將這等不入耳的話來向我說！」蘭英道：「二爺來說，小姐不以為意便

罷了，理他則甚！」時春香又去與二娘說了，二娘隨過來解勸安慰。麗娟將上項話說知，二娘也好生煩惱。到夜來再思歸家，二娘

又將他埋怨。再思一言不發。

　　明早，白子相果然絕早便來。李再思出廳相會道：「舍姪女姻事不妥。他的生時月日，弟因相別多年，都也忘記。就是小妾們

也總不記得。兩次在舍姪女處，將道理開說他聽，他卻執定主意，必要待家兄回來做主；甚至說及自盡，叫弟亦無神力可回。煩親

翁致意劉兄，多有得罪。少刻著小價將原禮奉璧，再容另日荊請。」白子相初意興匆匆來取庚帖，今見李再思侃侃直談，料非托

故，好大掃興。乃道：「二爺，你且從容。既是這般說話，待晚生即去劉處說知。二爺略待片時，看劉二相公有何別策，即來奉

復，那時憑二爺進止。」李再思道：「有理。小弟恭候。」白子相便別了。

　　到劉家，世譽一見白子相，笑臉相迎道：「今日一定取得庚帖來了！我這裡先已停當了待媒酒席。」白子相搖手道：「庚帖一

事，竟休提起。」乃將李再思的話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劉世譽還狐疑道：「你莫不是來哄我麼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我怎敢來哄相

公？其實如此。」劉世譽登時紫脹了面孔，失心風一般大叫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若不得李小姐做夫妻，我要這性命何用！」白子

相道：「相公且休性急，有話從長計較。今且耐了性子，直待李大爺回來，再行酌議罷了。」世譽道：「你閒人只說得閒話。據李

再思方才說話，他家小姐已知有我求親；若他父親回來，小姐向他說了，依舊不允，如之奈何？」說罷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弔下眼

淚，乃道：「我就死，要死在李小姐身邊，方遂我願！」竟為後日之搢。

　　白子相見劉世譽這般光景，也到有些感動，乃道：「方才李再思原候我等相公的回音，如今我叉想得一個計較在此。」真正白

子相會歪廝纏。世譽聽到又有計較，連忙轉悲作喜道：「有恁麼計較，可以濟得此事？」白子相道：「莫信直中直，或者李再思說

話過於裝點，也不可知。如今我將利害去說他，只說出於相公之口，說是成了此親事時，竟去京中與尊大人老爺說了，皆賴再思之



力，立即選他一官，好地方、美缺悉憑揀取；若不成此親事，劉二相公說，竟要與你作對，連令兄的前程也在未定。我想李再思是

個勢利人，將這話去提省，他定也心中著急。」世譽大喜道：「這般主意，我前日也有在心上的，因看做必成之事，倒也忘了。若

成了親事時，不是騙他，其實與他一官，以作相謝。吏部大堂要提拔一個監生，有如拾芥之易。你即將方才的計較即忙去與他說

了，來與回音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不知可說得行哩。」即又走到李家來。

　　李再思出來會了，坐下，問道：「劉兄主意若何？」白子相道：「沒有主意。劉二相公說，既無福不能扳附絲蘿，即當打疊心

腸，別圖良偶。」李再思道：「既如此，請親翁別過，郎著小價將原禮送還劉兄。」白子相嘻著嘴道：「這也不在話下。卻有一件

事，替二爺可惜。」李再思初先意欲起身，竟要催人作別的光景，及聽見這一句說話，依舊坐牢了，乃問道：「白親翁有恁事為小

弟可惜？」白子相道：「也不必說了。二爺既已如此決絕，說他也無用處。」白子相真會說。方將「打疊心腸」出之世譽之意，隨

說「二爺如此決絕」；方說「有件事替二爺可惜」，隨說「說他無用」。收一句，放一句，弄得再思從不得，違不得，真要被他纏

殺。李再思道：「非我要決絕，其實無隙可乘。親翁試說何事可惜？若劉兄處有甚高見，小弟可以用力處，無不領教。」白子相

道：「這事全仗二爺作主。劉二相公又無崑崙、押衙之術，有甚高見？但劉二相公在這親事上，真是念茲在茲，寢食俱廢。方才臨

別，卻有一句至要緊說話，叫晚生述與二爺。他說是若得二爺肯俯從這節姻事，劉二相公即著人向他乃尊老爺處講，定授二爺一個

州同州判之職，地方好歹，悉憑二爺揀取。晚生方才要先說，又恐二爺道晚生妄言。既見二爺這般決絕光景，所以道個『說也無

用』。」

　　李再思聽到州同州判，如醉方醒，心下好生快活。便想道：「他家現為吏部，天下官員在其掌握。與我做個州佐等官，有如反

掌之易，值得恁麼！若結了親時，不要說是肯先與；就不肯，我討也討得一官。我一向不曾在意，若不是他說起，我也懵懂過了。

」又復沉吟一回，乃向白子相道：「這是劉兄美情，我非木石，豈不知此？但是恐小弟福薄，不能叨其廕庇。親翁必有妙策，如何

為小弟設處？」白子相見李再思說到這話，也曉得心中興動了，不如趁勢以害嚇他，乃笑道：「二爺是至親，尚無計較；晚生是外

人，就有算計，終是隔靴撓癢。還有一句話，好叫二爺得知。」李再思道：「更有甚話？」白子相道：「劉二相公又說，若二爺執

意不從，不肯結此親事－－－」乃嘻著嘴道：「這也不敢在二爺面前唐突，料二爺明見的人，也要料到這地步。」李再思急問道：

「小弟不懂這話，求親翁說明！」白子相板著臉，皺著眉道：「方才劉二相公一聞二爺回他親事，甚是氣忿，說出話來未免過激；

晚生承二爺一番青目，叨在愛下，又不敢不將這話述向二爺。他說：是若親事不成時，便有一番播弄二爺的方法；即令兄老爺處，

他令尊在京中略一翻手，深為不便。」見得這非福即禍。還是見好一邊，故來述的；若不見好，竟由他做出，不來述了。惡極，惡

極。

　　李再思聽了，分明立在水缸裡，直冷到心口頭，暗道：「這事不差。我昨日已曾想到，一定生出許多枝節。」乃道：「有何播

弄？親翁與劉兄至交，必知其詳。」白子相道：「劉二相公之意，他說二爺與州裡各官來往，也有處伸人冤，盡有處枉人罪。只消

各處訪實了事件，先將他乃尊名帖致意州裡各官，阻了二爺，不得進見，已絕了二爺日進之財。再將部文申飭了包攬公事出入衙門

之人，然後便舉發二爺平昔所管之事，弄到憲案欽案才罷。所來與二爺作對的，安家出外，他都貼助盤纏。就是這般播弄了。」李

再思聽罷，面如土色。正是：

　　趨炎慢道邀餘福，拂意先愁禍及身。

　　爭似正人能立命，轉移福禍不由人。

　　李再思為何聽了做官的話，不見十分喜；聽了後截說的，卻有十分怕。這為甚的？只因他做官念頭沒有想到，也還在有榮無辱

一條；只這怕劉家擺佈的念頭，先已橫在心上，有如芒刺，唯恐肌膚點著。今見白子相說來，先絕了官府往來，再弄人來作對，這

卻是剝膚之災，至切至近，致命真傷，全在於此。心上怎不著急？外面卻又裝個不足為意的光景。誅心。但道：「弟原知道親事不

成，在大家體面上，頗覺不妙。」白子相早已瞧料，也笑道：「成了時，只有好處，那有不妙？」更惡。李再思道：「親翁周全之

意，極蒙關切，這事再容計議。」白子相料得李再思心下已著實不安，乃起身辭別道：「二爺計議定了，晚生再來奉叩。」當下別

過。

　　復到劉家，將上項的話，如此如彼，言外情形，說向劉世譽。世譽拍手大喜道：「這一番算計其實妙，你方才循序漸進，也說

得有文理。李再思而今一夜的思量，倒有些難過哩！」白子相道：「我方才說話，其實有層次的。先把做官的話喜他一喜，動了念

頭；隨即將擺佈他的說話，又說得入情入理，嚇他一嚇。他如今的轉念，定不把喜的記掛在心，一定將嚇他的事左思右想。其實有

把柄被人踏住，可以起得他的釁端，怕到極底時，定有一番極著做出來。明後日我也不去會他。」世譽道：「你怎麼不去會他？」

白子相道：「我為這事向他門上若干遭數，也等他叫人到我門上來一遭。」世譽道：「他竟不來，你有恁地本事遣他？」白子相

道：「他若不來，方才又不著急了。他如今的病症，就像生了結痰症一般，一塊寒痰塞在喉間，吐又吐不出，咽又嚥不下，將這事

只管盤桓，不能委決。我明日不去，後日再不去，他定道相公惱了，不要做將出來，一定著人尋我。我有本事同他到相公這邊來，

相公可預備了酒席，待他一來，便拉他吃酒。初會時，做個不理他的面孔，吃酒後，竟把直話向他講，其實成此親事，便有好處到

你，富貴不難；若不成時，我決不能忘情。這般話也不要太直截了，也要和平說出。他見相公這般懇切，或嘴裡欲吞不吐，定有一

個算計，只不便出口。那時相公須好言騙他，或做些苦肉計光景，我便好隨機應變，探他口聲，自有走我們路上的步。今晚我回去

對家中說了，明後日我只在相公這邊盤桓，看李再思可來尋我。」世譽喜道：「你見識出人頭地，我只依著你便了。」便留白子相

吃酒。只見小廝來說道：「趙媽媽在門外要見相公。」世譽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

　　小廝出去，不移時，趙媽媽走到，叫聲「二相公。」又道：「白老爹也在這裡。」世譽與白子相都起身。世譽道：「趙媽媽連

日不見？」趙媽媽道：「連日在人家穿珠翠，沒有來看相公。」世譽叫坐了，趙媽媽道：「二相公、白老爹請坐。」乃各坐下。趙

媽媽道：「白老爹在這邊，一定說著李家親事了，已曾說成了麼？」白子相道：「也自然要成。」聲口逼肖。趙媽媽道：「老婢子

明日要去李家，二相公可有甚吩咐，可要領那李小姐在側窗口看看麼？」世譽搖頭道：「不消，且過了這兩日看。你到李家，還是

有事要去，還是可以不必去的？」趙媽媽道：「也沒甚必要去。恐怕二相公要差遣，故此來問。」世譽道：「若是這般，你竟不必

去。且待用得你著時，定來叫你。」趙媽媽連連答應，便欲起身。世譽道：「我已吩咐，另取酒來你吃，不必一來就走。」趙媽媽

嘻著嘴道：「多謝二相公，一來便有賞賜。」少時，小廝托了四碟菜，一大壺酒，放在前面軒子裡。趙媽媽自斟自酌，吃罷先去

了。白子相又坐一回方別。

　　明早，白子相便來。一連兩日，不見動靜。到第三日早，世譽對白子相道：「今日若李再思不來尋你，你卻要去尋他。」白子

相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約摸午後，只見門上小廝進來道：「白老爹，你家小官兒在外叫你，說有李家的人要找你說話。」白子相向

世譽拍手大喜道：「何如？我的神機妙算，料事如見！」世譽笑道：「且莫搢弄，快去打探來說。」白子相道：「我去定同他來，

二相公可備酒停當。」便出門到家裡，只見李再思家裡人迎著道：「我家二爺在家，立候說話，請你就去。」白子相隨同著到李家

來。

　　果是李再思兩日見白子相不去，心腸放不下，故此著人來請。白子相既到，李再思出來，相見坐下。白子相道：「適蒙呼喚，

不知二爺有何吩咐？劉二相公所求之事，作何計議了麼？」李再思道：「便為此事，要與親翁商議。這件事，若在小弟身上，可做

得主的，便不難即允；如今主不由我，所以不好輕率。前日親翁所述劉兄之言，其意是反疑著小弟了。弟也是世路上人，豈不知好

歹？故此請親翁來，欲搢大力，在劉兄處婉言，以明小弟心跡。」白子相道：「晚生自前日會過劉世譽，這兩日有俗事纏繞，未曾

去相晤，不知他前日那等念頭可曾略解釋些？惡極。二爺，你今日定空閒了，何不同晚生到劉家覿面一會，強如晚生傳述。且恐未

必周到，或者一人沒有兩人智，大家商議出一個良策，成此親事，也不可定。」李再思沉吟道：「我不便去。不去極是。偏又去，



墮他術中。若劉兄沒有那一番說話，便去也不妨；今既有這般言語，我不便去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二爺主意差了。天下事最妙在當

頭對面。如今劉二相公疑著二爺，二爺疑他有疑心，這叫做『你疑我，我疑你，大家起疑』，便大家存了芥蒂。似是而非。若二爺

一去，吐肝露膽，直截痛快，便將你我疑心，一總消釋了。成與不成，一言可畢。怎麼反說不好去？」李再思想了半晌，果是有

理，乃道：「我今日也沒有事，便同親翁去會一會。」隨起身同到劉家。

　　到大廳上，劉世譽出來相見，坐下。李再思頻頻致謝，侷促不安。難過。世譽似有悻悻之狀。李再思看了，一發難過。茶罷，

說些套話，世譽絕不提起親事。李再思也不便先說。白子相乃開口道：「二相公，前日你有一番說話，我去述與李二爺，李二爺也

極道二相公厚情，巴不得聯此姻親，爭奈事出兩難，欲成則又不能專主，欲不成又恐拂了二相公尊意，所以方才同我計議一回。我

說不如會一會二相公，或者大家商議出一個良策，兩下週全，實是美事。故此同來奉看。」李再思把腰一恭，絕肖。頭一側，也要

說出話來。世譽接口道：「此處不便細談，請到書房裡去。」便起身邀進。

　　白子相在前引路，轉彎抹角，到書房裡。李再思舉目一看，但見中間設一席，席上羅列圍碟，擺下許多珍錯佳味，魚肉等類。

東西兩座，下面一座，世譽便邀入席。李再思不安道：「怎麼又好奉擾？」世譽道：「只是便酌，不嫌輕褻，足叨雅愛。」於是三

人坐了。酒過三巡，食供五套，白子相又提起親事，李再思道：「弟在劉世兄面前也不敢隱瞞，就是白親翁也是相契，不妨直說。

小弟雖是愚蠢，然也曾涉歷世故，豈不知事？但世兄這節親事，小弟是巴不得玉成，所以尊賜華筵，俱不敢卻。事雖如此，然而家

兄在外，即舍姪女，豈可不使他得知？卻又不便直說，於有意無意之間問起生時月日，豈知舍姪女即知我有執柯之意，不惟生時不

肯說出，反道我多事。亦曾多方開導，只是不理，甚至以死自期，唯有痛哭。即今輕率允了，到期原屬未定，不是更開罪劉世兄

了？所以托白親翁奉覆。不料劉世兄見怪，致小弟措身無地。今日特同白親翁踵謝，面述情節，實非小弟之過。」世譽道：「我等

人家欲結姻親，也不要看做難事。第我輩情有別緻，必得才色兼全，方遂志願。聞令姪愛是稱淑女，深欲扳附絲蘿，所以特求金

諾。雖寒家涼薄，不足與府上抗衡，然亦不至有污閥閱。」李再思連連打恭道：「言重，言重。」世譽道：「前者已蒙俯允，何意

忽欲不成？小姪豈肯默然，台駕便實有不利。倘邀喬木，不棄卑微，使葭莩有托，非惟岳丈永保富貴，即叔丈功名唾手可得。」李

再思接口道：「方才弟已講過，念切叨光，無奈事難專主。」本懷盡露。白子相道：「李二爺，劉二相公之意，盡在言表。二爺高

明的人，自然擇其善者。即愚見看來，亦是成了的好，卻有無窮利益。」李再思道：「這有什麼說。」白子相又向劉世譽道：「二

相公，李二爺也是直截痛快的人，必有妙算，二相公不須性急。」世譽乃令小廝斟一大杯酒，送到李再思面前，李再思吃罷，回敬

劉世譽，白子相早已送一杯來了，李再思只得也吃了，才回送去。世譽又是一杯。一上口，被兩人送了五六杯，登時便有醉意。又

小杯吃一回。天光已夜，李再思要別。世譽扯住不放，換了席，點上燈，李家隨來家人也留在外廂吃酒，三人復坐。

　　李再思心上，怕劉世譽作對的念頭，因酒醉，不知不覺只管露出來，頻向劉世譽致罪。勢所必至。白子相看了，乃道：「只求

二爺成此親事，二相公自然冰釋。」李再思酒態道：「其實我作不得主，若白親翁有恁妙算，小弟唯命是聽。」白子相笑道：「如

何卻令我設計？我如今試設一計何如？」世譽道：「何計？」白子相道：「待李老爺回來，二相公然後搢二爺去求親便是了。」世

譽把頭亂搖道：「這個那裡等得？胡話，胡話！」李再思也笑將起來，復低頭不語。白子相道：「妙計是有，心上有計，口中說不

出也。只是令姪愛小姐深居閨閣，難於施展。」李再思側著頭，閉著眼道：「若舍姪女出門時，卻便有甚妙計？」白子相笑道：

「若令姪愛小姐有出門時，二相公必欲成此親事，李二爺又肯於中玉成，原是那種意思，卻分三句，鄭重而出。未免就有一番舉動

了。」李再思嘻著嘴道：「怎麼舉動？」白子相道：「這一舉動，卻有三利：第一利，郎才女貌，門戶相當，使君子遂好逑之心，

淑女有室家之樂；第二利，李老爺得此賢婿，終身有靠；第三利更好，李二爺無專主之名，李老爺歸來，又難責備到二爺身上，後

來二爺得一官一職，顯榮一世，豈不是這第三利更好？掀動處，便是安頓他，便可直截說出。若得令姪愛小姐出門，李二爺先通一

消息，劉二相公備下聘禮，差管家們路上伺候。等令姪愛小姐轎子來時，竟抬了回來，一面將禮物送到尊府。這般舉動，叫做『搶

親』。凡古來世族大家，也都有這等事的。雖則粗莽了些，然在體面上也沒有什麼不好。」

　　世譽聽了，不覺拍手跌腳的喜道；「此計甚妙。只求慨允，定以功名補報。」便出位向李再思深深兩揖，苦肉計。李再思慌忙

還禮。白子相道：「二相公，你且慢著性子，未知李二爺心下何如？更不知李小姐可有出門的機會？」

　　李再思此時想：「白子相三利之說，以上兩利且不管他，只這第三利，既可免兄歸埋怨，又可得劉家扶持。我如今計出兩難，

不過是一恐劉世譽作對；二又慮姪女不從。若半路搶親，在劉世譽，既遂了心願，便不與我作對；在姪女，一被搶去，其勢不得不

從；在我，又得高官美祿，我何不應承他的？」心下轉覺歡喜，連酒都喜散了，乃道：「方才白親翁算計，在我們大家，體面上覺

道惡薄，況舍姪女是我至親，怎麼便這般舉動？只為婚煙不可稽遲，急欲替他完聚，又難得遇世譽這般佳婿。」乃把桌子一拍，入

神。奮然道：「也罷，兩家才貌相當，也是天緣湊合，我豈可不成人之美！便依著白親翁的計罷。只是家兄日後回來，定有一番不

快，聘禮便當加厚，也好解釋一分。就是我的事，必須令尊照拂。」

　　世譽見再思允了，不勝大喜，連忙出位，向李再思端端正正，深深作了四揖。李再思也出位還了禮。世譽又向白子相一揖，嚇

得白子相連叫「不敢，不敢。」揖過，俱各坐下。

　　劉世譽向李再思道：「叔丈功名，全在愚姪婿身上；只要一畢姻後，即便有佳音報喜。承吩咐禮金從厚，這個愚姪婿原有此

意，決不敢有違尊諭。」白子相道：「只一件，還要斟酌。既承李二爺肯玉成其事，但令姪愛小姐無出門機會，如何是好？」李再

思道：「我方才已是打算了，不是胸中原有算計麼？舍姪女是無母之女，那得輕自出門？至十月初一日，我打發內眷祭掃祖塋，那

時便來知會。」白子相屈指一算道：「到十月初一，還有三十多天，那時倘令兄老爺回來，這事不便舉發，卻是怎了？」李再思

道：「如今賊尚未平，即料今夜剿滅，還要在地方經理一番，回京覆命。覆過命，還要候旨。或有升遷之事，家兄或辭或受，尚有

斟酌。在朝官員，豈無一番交際？只怕極速也得歲底歸家。」世譽點頭喜道：「叔丈所料不差。若得那時岳父覆命在京，愚姪婿報

親在家父處，等他兩位在京會過，知此意表之喜，更覺快暢。」卻有這般作料。白子相道：「這事只有如此。但一件，二相公，這

都是令叔丈二爺一片熱腸，日後必須報謝。」世譽笑道：「你也來說沒氣力話，我與你相與有年，難道還不知我的情性？怎今夜卻

像不相知的？若我做姪婿的忘了叔丈美情，立刻七竅流血！」李再思也笑道：「我也深知你心，才得相與，便說深知你心，可笑。

不必恁般罰誓。」當下三人講得合意，開懷暢飲，直至三鼓時分，方才席散。李再思依舊吩咐家人一總瞞了。正是：

　　古雲虎毒不食子，人反欺心弄至親。

　　深夜月明燈燄落，互誇秘計妙如神。

　　李再思既許了劉世譽搶親，以為神鬼不知，十拿九穩，不怕事體不成，不怕世譽不將官爵補報。越思越覺得意，日日巴望不

表。

　　且說麗娼見叔子把劉家親事來說了兩遭，十分不快，便與蘭英商議。蘭英道：「二爺必定得了劉家賄賂，所以諄諄來說。今小

姐已是十分拒絕，料二爺也不好再來支吾。」麗娟道：「你可懂著，前日趙媽媽在此，與二娘說劉公子的話，都是有意。這老乞

婆，必係劉家所使，今後他來，可盼咐丫鬟們不許上樓。」是極。蘭英道：「正是呀，前月小姐初回，開這側窗，見對園一個人，

想是這劉公子了。今後把側窗關住，不要開他。」是極。麗娟歎口氣道：「自家叔姪尚且如此，何況他人！只可恨我夫人早喪，爹

爹年老，今復遠離他所，又無嫡親兄弟，剩我單身隻影，遂致匪人非禮相干。不知老爺何時回來，這劉家與叔叔定還有一番播弄。

」蘭英道：「且待臨事斟酌，小姐不須過慮。」麗娟道：「我伶仃一身，倘若無你做伴，教我遇此不平，卻向誰行告訴？」說罷，

不勝傷感。

　　綠窗紅粉幽懷結，一腔愁緒憑誰說？新月上簾鉤，支頤淚暗流。鸚哥催早起，妝罷拈針黹。挑動可憐情，春宵夢未成。－－－

右調《菩薩蠻》



　　麗娟與蘭英兩個閒談，真是小窗喁喁，情景淒切，雖說吉人天相，天既以如此德性才貌全付麗娟，自於冥冥中力為保護。但不

看到下文，只就目前而論，不獨麗娟深懷憂懼，即普天下錦繡才子，珍惜麗娟者，孰不為之寒心？只是作文要訣，自宜少作停頓。

況凌、石、柳、張風流豪俠，雖已略見一斑，終未到揚眉吐氣美滿前程之候。至搢珩，雖已有室，然自搢珩別後，裘氏尚有許多磨

折，苦盡甘來。柳俊雖未訂婚，卻已有一人，深受冤抑，後得安全，於歸柳氏。以上頭緒紛繁，俱於《三集》中一一敘出。看官慢

慢看去。煙波釣徒有詩曰：

　　一縷文思萬丈強，天空海闊任飄揚。

　　乍將健筆傳豪俊，又有柔情說女郎。

　　褒美欲教魂起舞，誅奸直令影難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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